
Abstract: “Carbon neutrality” is an economy-wide revolution 
involv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the energy revolution, and 
the renewal of production methods. In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rbon neutrality” could show a two-way interactive feature 
in the long run: one where “carbon neutrality” affects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ther where the path towards “carbon neutrality” is bound 
to be affected by the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First, 
“carbon neutrality” could expand the boundary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increase the risk of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elds of trade, and oversea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is could cause two nations to fall 
into a vicious cycle of the blame game, thus risking the already 
fragile political trust, and introducing risks of over politicization 
of climate issues. Second, “carbon neutrality” provides a 
“buffer zone” for the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The Sino- 
U.S. climate diplomacy around “carbon neutrality” is expected 
to be a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urrent Sino-U.S. diplomacy, and 
an important fulcrum for stabilizing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long run. Lastly, the pathway towards “carbon neutrality” is 
influenced by the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sidering 
whether “carbon neutrality” could be achieved in a costlier, 
faster, and more profitable way.

Keywords: carbon neutrality; Sino – U.S. relations; Sino – 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U.S. China policy; geopolitics

摘  要：“碳中和”是涉及技术变革、能源革命、生产方式更

新的全经济规模的革命。在中美进入战略竞争的历史阶段，

“碳中和”与中美战略竞争将长期呈现双向互动的局面，“碳

中和”影响中美战略竞争走向，同时“碳中和”的实现路径

也受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约束。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碳中和”拓展了中美战略竞争边界，增加了中美在贸易、

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冲突风险，并可能导致中美陷入

相互指责的漩涡，进一步破坏中美政治互信，造成气候问题

意识形态化；二是“碳中和”为中美战略竞争提供“缓冲

带”，围绕“碳中和”开展的中美气候外交有望成为当下中

美外交取得进展的有力抓手，并在长期作为稳定中美关系的

重要支点；三是中美战略竞争也将影响全球“碳中和”目标

的实现路径，关系“碳中和”能否以较低成本、较快速度、

较大收益的方式实现。

关键词：碳中和；中美关系；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对华政

策；地缘政治

0	 导言

“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概念始于1997年，

由来自英国伦敦的未来森林公司（后更名为碳中和公

司）首次提出[1]，是指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大

自然所吸收的温室气体相平衡[2]。近年来，随着气候

变化问题日益深刻，“碳中和”行动也正在提速。截

至2021年6月，全球共有137个国家做出了“碳中和”

承诺，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3%[3]。应对气候变

化危机，实现疫情后绿色低碳经济复苏，加速迈向

“碳中和”模式的全球转型已经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广

泛共识。

中美作为在能源转型与气候变化等领域最有影响

力的两个国家，也各自明确地提出了“碳中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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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可以说，全球“碳中和”目标能否如期实现，中

美两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自2017年特朗普

上台，美国正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以

后，双方围绕着安全、经济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

争，影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有效开展，也给“碳中

和”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另一方面，“碳中和”

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合作契机，但其引发的地缘政

治变动可能加剧现有的激烈博弈，甚至制造新的矛盾

和冲突风险[4]。准确把握“碳中和”与中美关系之间

的双向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碳中和”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围绕“碳中和”目标开展的社会经济变革影响不

仅局限于能源领域，而是涉及技术变革、能源革命、

生产方式更新的全经济规模的革命。“碳中和”必将

对未来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改变目前全

球权力格局和经贸格局。同时“碳中和”主导的国际

气候外交也将受到大国关系、政治互信、传统国际关

系等因素的制约；“碳中和”的实现路径更与大国如

何应对“碳中和”行动、开展气候外交息息相关，“碳

中和”与国际格局呈现双向互动的局面。目前“碳中

和”行动尚处于早期阶段，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 “碳中和”时代的能源结构转型将影响现有的

国际权力格局

能源即权力。从前煤炭时代、煤炭时代到油气时

代，每次能源结构转型都伴随着国际权力格局的沧桑

巨变。二战后，人类迈入油气时代，赋予能够控制油

气资源、油气通道、油气市场的霸权国家以不对等的

权力优势[5]。在油气时代，美国通过控制重要油气产

区、建立石油美元体系和跨国油气巨头等方式，始终

保持国际油气政治博弈的优势地位[6]。“碳中和”将带

来清洁能源对化石能源的历史性替代，人类将从油气

时代进入电能时代，能源地缘政治博弈与油气时代相

比将有所不同。一是降低传统化石能源出口国和以化

石能源为基础的国际组织的地缘政治影响力[7]。二是

提升化石能源进口国的能源安全，鉴于清洁能源分布

较为广泛、资源较为平均的特性，大多数国家能够保

障本国能源以可接受价格不受间断地供应，从而极大

提升各国能源安全[8-11]。三是提升在可再生能源领域

拥有技术研发优势、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优势、矿产

资源优势国家的竞争优势。

进入“碳中和”时代，美国虽然在相关技术研发

领域有一定优势，但其在“油气时代”享有的能源博

弈霸权地位将受到冲击，未来中美能源博弈很可能

长期呈现战略平衡态势。一方面，虽然美国在部分

“碳中和”技术领域，如二氧化碳捕捉利用（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电化学储能、

氢能制备储运等仍享有技术优势，但大多数技术仍不

能够实现商业可行。例如，现行技术条件下低浓度二

氧化碳捕捉、分离、提纯成本较高。在电力生产环节

中进行碳捕捉的成本高达40~120美元/t，远高于现存

碳市场中的碳价，尚且无法单纯依靠市场驱动实现碳

捕集技术的普及[12]。就电化学储能而言，电化学储能

成本较高，全球现存储能装机仍以抽水蓄能为主。此

外，长时储能技术仍没有取得突破。另一方面，美国

在可再生能源设备上游原材料生产和精炼、中游设备

制造和产业化、末端市场开发等方面并没有占据先

机。相反，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后来居上，已占据

优势地位。以光伏为例，中国光伏产业自2004年以来

快速发展，成功克服了全球金融危机、欧美市场“双

反”调查等严峻挑战，同时通过产业化、规模化优

势，推动光伏设备成本大幅下降，并不断加强技术研

发能力，完成了从硅原料、应用市场、应用技术“三

头在外”到“三项第一”的巨大转变。2019年，中

国多晶硅产量约34.2万t，同比增长32%，硅片产量

约134.7 GW，同比增长25.8%，光伏电池片产量约 
110.3 GW，同比增长29.8%，组件产量约98.6 GW，同

比增长17%。在应用市场方面，国内光伏市场快速增

长，截至2019年底，累计光伏并网装机量为204.3 GW。

在技术发展方面，中国光伏全产业链技术成熟度较起

始阶段已实现较大突破，基本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

多晶硅制造设备，硅片硅锭铸造、拉棒、切片技术，

太阳能电池制造设备智能化，光伏组件封装智能制造

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3]。

1.2	 “碳中和”行动也将改变现存国际贸易构成

目前，化石能源贸易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5%[14]，

未来这部分贸易将被可再生能源及其设备、原材料、

电力和技术，以及氢能逐步取代。由于各国在上述领

域发展阶段不一，有产生新冲突的可能性。受缺油少

气资源禀赋所限，中国油气资源进口量巨大，2020年，

中国油气资源进口额约2700亿美元，约占中国全年进

口总额的13%。同期，中国光伏产品出口额约2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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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累计装机规模和新增装机量连续居世界首位。

“碳中和”时代，随着全球市场对清洁电力设备的需

求持续增长，中国低碳设备贸易空间广阔，国内外市

场潜力巨大。美国受页岩气革命影响，已成为重要油

气资源出口国。未来，随着化石能源逐渐退出，在现

行贸易结构下，美国贸易赤字可能进一步扩大。

此外，由“碳中和”目标而衍生的气候政策也可

能影响国际贸易。例如欧盟委员会于7月14日正式提

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提案，在施行之后，碳边境调

节机制将涵盖出口欧洲市场的电力、钢铁、水泥、铝

和化肥五个领域，将对中欧贸易造成一定影响[15]。

油气贸易衰退也意味着区域电网将代替现存的油

气资源全球贸易网络，过去油气贸易集中的通道，如

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地缘政治枢纽的作用将

被削弱，霸权国家通过控制关键油气通道支配全球政

治格局的能力将受到限制[16]。与此相对，电力基础设

施可能成为大国竞争的又一领域，并进一步提升区域

内的相互依存程度。近年来，美国[17]、日本[18]和欧盟[19] 

等已经在推广其区域电网互联工作。

2	“碳中和”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双向互动

2.1	 “碳中和”影响中美战略竞争

2.1.1  “碳中和”与中美竞争边界的拓展
国际社会对中美在气候外交和“碳中和”行动上

重启合作、重回多边主义进程寄予厚望。然而过去四

年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和极限施压政策，严重损

害中美政治互信。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政府视中国

为主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上台伊始就将中国定位

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竞争者”[20]，竞争是拜登政

府对华思维的核心概念、对华政策的组织原则以及处

理对华关系的基调[21]，中美进入竞争为主的大国关系

态势已经基本明朗。在此背景下，围绕“碳中和”发

生的政治、经济变化将为中美关系增加新的不稳定因

素，开辟中美竞争国际影响力全新领域。

第一，贸易冲突风险增加。短期来看，随着传统

化石能源逐步退出，中美现阶段油气相关的贸易可能

出现下降。长期来看，在“碳中和”时代，各国为实

现“碳中和”目标，将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部

分政策的影响力将超越单纯的气候政策范畴，可能会

对贸易等问题产生影响。在中美经贸关系日趋紧张的

当下，任何对双边贸易关系造成影响的政策都有可能

被解读为单边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可能进一步

破坏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例如，拜登在竞选期间提出

对部分高碳进口产品征收碳税，如果这一措施得以实

施，将可能损害部分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如

果美国对欧盟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采取赞同态度，

则可能进一步使国际贸易和碳排放问题产生联系，乃

至增加全球范围内围绕碳排放的贸易冲突的风险。中

美两国都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低碳领域也有可能成

为中美在贸易投资领域中的新竞争点，例如，针对

中国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设备出口的反倾销等手

段，或将引起中美新一轮贸易冲突。

第二，在海外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中美可能产生

新的冲突点。“碳中和”时代，基础设施符合“碳中

和”实现路径对实现减排至关重要，目前，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老旧，能源基础设施不完善，有巨

大的投资需求。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G7集

团于2021年6月针锋相对地提出“重建更好世界计划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根据白宫6月12日发

布的政策文件，这项新的气候提案将在整体上以西方

民主国家为核心，提供超过40万亿美元的资金，通过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进出

口银行等机构，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高标准的”绿

色基础建设项目，旨在抗衡中国在2019年成立的“一

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绿色“丝绸之路”整

体规划 [22]。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的提案中涉及的所

谓“强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要求美国政府在拉丁

美洲、加勒比、非洲和印太地区与G7成员国展开全面

合作，形成稳固的长期盟友态势。虽然B3W的融资模

式、开展方式尚不明确，但美国已经展现出在海外基

础设施投资领域与中国竞争的雄心。

第三，中美政治互信低下。一方面增加了陷入互

相指责旋涡的风险，中美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一

些基本认识分歧依然存在，例如，对于“共同但有区

别责任原则（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y，
CBDR）”的解读尚存在分歧，美国可能要求中国

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制定更有力度的短期气候行动

和“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目标。在政治互信低下的时期，上述分歧可

能导致中美进行气候上的相互指责，从而进一步破坏

中美已经薄弱的政治互信基础，导致中美陷入互相指

责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如不能合理管控地缘政

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对气候外交的影响，则可能使气

候问题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成为中美关系中又一不稳

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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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中美战略竞争的缓冲带—“碳中和”
虽然中美已经进入了战略竞争的历史阶段，在安

全等领域存在显著分歧，两国经贸合作作为中美关系

压舱石的作用已经动摇[23]。但“碳中和”为中美扩展

合作领域、破解外交困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24]。中、

美开展气候外交对于弥补全球气候领导力赤字，尽

快、尽好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关键作用。

1）着眼当下，两国具备开展气候合作的历史传

统，开展气候合作条件比较成熟，有望成为稳定中美

关系的有力抓手。

历史上，两国有开展气候合作、促进《巴黎协

定》的宝贵经验。当下双方重新引入过去中美气候外

交的有关人员进入气候谈判，有望复刻《巴黎协定》

有关经验，推动中美气候外交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

奥巴马时期，两国曾开展富有成效的气候外交。早在

2008年6月，中美达成了《中美能源和气候合作十年

框架协议》，就促进双方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鼓励

技术创新，应对气候能源挑战进行讨论[25]。 2009年奥

巴马访问北京时，奥巴马和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

了包括建立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CERC）在内的

一揽子加强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的措施。2013年，奥巴

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就气候合作达成广泛共识，为日

后《巴黎协定》的签署奠定了坚实基础。2014年，中

美在北京发布《气候联合宣言》，宣布了两国的减排

目标，向世界展示了中美致力于推动全球气候协定成

功签署的决心[26]。

拜登就职后，以奥巴马政府气候团队为核心，迅

速组建了更强有力的气候团队。前国务卿克里被任命

为总统气候特使，负责国际气候政策；前环境保护署

署长吉娜 · 麦卡锡出任国家气候变化顾问。总统气候

特使克里曾经是中美气候联合声明及《巴黎协定》的

亲历者和关键推动者，而且和白宫国家气候变化顾问

麦卡锡一样，都是具有中美气候外交丰富经验的专

家。随着中美双方过去气候团队重新登台，有可能推

动中美气候领域的接触。

2021年4月15日，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访华，同解

振华特使会晤，并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

明》，释放中美践行气候合作的积极信号，体现双方

政府寻求气候合作的意愿。随后，4月22日，习近平

主席线上出席了美国组织的气候领导人峰会，在煤炭

消费、非二气体等方面做出承诺。克里特使于8月31
日到9月3日第二次访华，以线上线下方式会见解振

华、王毅、韩正。随后，习主席和拜登在9月10日举

行长达90分钟的电话会议，气候合作问题成为两国元

首谈话中的重要议题。

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紧迫性已经日益清晰。政府

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8月9日发布的第一工作组

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全球温升的速度不断加快，影

响范围广泛[27]。拜登政府强调价值观外交，重视多边

渠道，短时间内IPCC报告的出台和COP26会议的临近

都将成为拜登政府动员美国两党和社会力量，推动气

候变化议程的重要政治资源，在此有利条件下，短期

内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有克服其他领域分歧、取得一定

成果的机会窗口。目前中美气候合作受限于两国政治

互信严重不足，面临许多阻碍。决策者应发挥政治智

慧，努力把握中美关系复杂多变与气候合作机会窗口

稍纵即逝的平衡。

2）长期来看，“碳中和”有望成为中美战略竞争

关系保持稳定的有效支撑点。中美在“碳中和”方面

有共同愿景，“碳中和”战略在各自国内施政中占据

重要地位，中美在增强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落实

《巴黎协定》方面拥有共同目标。

第一，两国享有实现“碳中和”、应对气候危机

的共同愿景。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

作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的气候承诺极大振奋了全球气候变化事业[28]。 
美国也提出2030年减排50%~52%，2050年实现气候中

和的目标。

第二，“碳中和”符合两国长期政策需求，有可

能超越美国党派更迭，成为中美关系长期稳定的支

撑点。在2020年12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

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风电、太阳能

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kW以上等目标[29]，为中

国实现长期“碳中和”目标设立了近中期目标。在

4月22日气候领导人峰会上，承诺“十四五”时期严

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30]。近期，

中国进一步提出1+N政策体系，服务“碳达峰、碳中

和”的政策体系逐渐形成。从美国而言，在气候行动

方面，拜登在竞选之时就提出2万亿美元气候行动，

将应对气候变化考量与经济复苏计划高度融合，并强

调在2035年建成零碳电网、推动零排放汽车和零排放

建筑、发展零废弃物制造业、支持科技创新等重点领

域。近日，民主党与拜登政府全力促成1.2万亿美元经

济复苏计划和3.5万亿美元预算修正案，气候议题与绿

色基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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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国际协调方面，中美都致力于发挥全球

气候治理平台效力，支持《巴黎协定》目标落实。拜

登在1月20日正式上任之时如期签署了重返《巴黎协

定》文件。在中美签署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

声明》中，两国强调对于落实《巴黎协定》的支持。

8月31日，美气候特使克里再度访华，强调了对于

COP26成果的期待[31]。

中美都将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实现经济社会低碳

转型、达成“碳中和”目标作为各自的政策重点。由

于“碳中和”政策的长期性，当下两国在气候领域的

动力将转化为两国追求气候目标的长期政治意愿，中

美气候外交有潜力成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稳定支点。

2.2	�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反向影响“碳中和”的实

现路径

“碳中和”将指导未来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从能

源行业清洁革命、工业领域深度脱碳到建筑节能、交

通减污降碳，都蕴含着巨大的绿色投资需求和广阔的

应用市场空间，将成为推动疫情后经济绿色、强韧复

苏的关键增长点。然而，实现“碳中和”驱动的绿色

经济增长需要长期稳定的政策框架支持、明确的政策

信号、大量的社会资本和科学研发投入。中美战略竞

争态势将长期存在，对于大国而言，不能由于中美战

略竞争关系阶段性波动影响本国“碳中和”战略布局

和政策势头，要保持政策的确定性，释放市场信心。

同时必须认识到，“碳中和”与中美战略竞争的关系

并非是单向的，“碳中和”既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方

式方法、内容边界、长期走向，同时中美战略竞争关

系能否良性展开又关切到“碳中和”是否能够通过较

低成本、以较快速度实现，以及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

能否有效发挥。

一是影响“碳中和”技术研发和经济可行能否早

日实现。中美在低碳设备制造和研发领域分别享有不

同的竞争优势，美国在“碳中和”技术研发方面享有

传统优势，但受到市场和产业化能力的制约，无法快

速通过市场进行规模化生产和技术迭代，导致许多技

术无法度过“死亡谷”进入盈利阶段。而中国拥有完

整的制造业产业链，良好的工业基础设施和强大的规

模化生产能力，上述优势有利于“碳中和”相关技术

成本下降。过去十年光伏发电成本下降迅速，2019年

内蒙达拉特光伏领跑项目中标电价已经低于当地煤电

标杆电价，体现出中国以规模化生产带动成本快速下

降的能力。如果中美能够寻找到行之有效的模式，发

挥美国在技术研发领域的优势，以及中国产业化和规

模化带来的成本优势，尽快使更多“碳中和”技术实

现商业可行，则将极大促进全球经济低碳转型和“碳

中和”目标的实现。

二是影响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推动全球低碳转

型。虽然美国“重建更好世界”提议与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有竞争的可能，但两者并不必然导致冲突，

如果能够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开展良性竞争，乃至

在政治条件具备的地区开展第三方合作，则反而有利

于推动全球低碳转型。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拥有良

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但受限于资金能力、技术

水平、电力基础设施等因素，无法发挥自身的资源优

势。中美的海外基础设施投资倡议有利于弥补上述缺

口，帮助亚非拉国家加快能源转型。部分发展中国家

本身能源基础设施薄弱，化石能源设施存量也十分有

限，完全可以在较短周期内以较低成本快速实现能源

系统低碳转型，避免中、美、欧等经济体能源转型

中存量转换和退役的成本，甚至有可能先于发达经济

体率先实现“碳中和”。中美在上述地区开展基础设

施投资合作，将对全球发展中国家起到良好的示范

作用。

三是影响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能否有效发挥。中

美对于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历

史上，成功的中美气候合作有效促成了《巴黎协定》

达成。如果中美能够复刻《巴黎协定》的成功经验，

在应对气候变化危机领域达成一定共识，则将有效弥

补当下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赤字，极大振奋全球气候

行动，鼓励更多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和制定更富

雄心的“碳中和”路线图。目前，发达国家承诺的

1000亿美元气候变化资金还没有到位，挫伤了部分发

展中国家对于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国际

气候变化合作有效开展。美国应承担大国责任，努力

促使发达国家尽快完成资金承诺。此外，中美各自的

气候承诺和立场对于全球其他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如

两国能够尽快就COP26成果设计展开务实磋商，将有

利于全球下一阶段气候行动有效进行，否则将可能错

过气候合作机会窗口，乃至导致各国进入责任推诿与

指责的境地。

3	 结论

“碳中和”不仅是能源领域的低碳转型，而是涉

及工业、交通、建筑等全经济领域的技术革新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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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由于其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影响和能源领域的彻

底变革，“碳中和”必将重新定义大国关系，深刻影

响国际格局。与此同时，“碳中和”的实现路径不能

脱离当前国际政治现实局面，“碳中和”主导的国际

气候外交也将受到大国关系、政治互信、传统国际关

系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中美关系和“碳中和”

行动呈现出互相影响的双向互动局面。

一方面，“碳中和”行动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影

响因素，在拓展中美战略竞争边界的同时为中美关系

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和机遇。“碳中和”虽然可能造

成中美在贸易领域冲突风险增加，在海外基础设施投

资领域展开竞争，或陷入互相指责的恶性循环，破坏

中美政治互信，但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愿景

和目标一致。随着中美双方曾经的气候合作重要人物

重返政治舞台，开展中美气候接触有望在短期内成为

中美关系破冰、管控中美关系进一步脱钩风险的有力

抓手。长期则有潜力超越美国党派更迭带来的政治扰

动，成为长期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支撑点。

另一方面，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影响“碳中和”目

标的实现路径。如果中美能够在低碳技术研发和“碳

中和”商业模式方面发挥各自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

投资领域良性竞争，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共同引

领，则将极大降低“碳中和”实现的成本，加快全球

“碳中和”实现的速度，为全球疫情后经济复苏与全

球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创造广阔的利益空间。

在中美战略竞争与“碳中和”出现历史交汇的当

下，中美正确应对“碳中和”对两国关系造成的影

响，管控可能产生的风险，抓住百年难遇的气候合作

机会窗口，必将鼓舞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危机信心，强

化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加速全球经济绿色低碳转

型。中美开展气候外交乃至气候合作，符合两国和全

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稳定中美战略竞争关

系，也将有利于“碳中和”以较低成本、较快速度、

较大收益的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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